
第一章　　社会结构

传统社会基本上以血缘和亲缘为社会结构的组成依据。每一

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家庭中生活，而每个家庭都有与之相联系的各

种社会关系，最直接的关系便是血缘和亲缘，如宗族、部落内有

一定的血缘关系，而村落内又有一定的亲缘关系。本书社会结构

从社会最基本的因素人口开始，依次论述家庭、宗族（村落）、部

落。本来具有亲缘性质的村落也应该放在此节中论述，但村落具

有一定的地缘性质，故将其放在社区一节内论述。进入近代以来，

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受到由社会化生产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冲

击，社会的血缘结构逐步面临着被分化瓦解的命运，社会结构包

括的内容越来越多，故社会结构要用新的视角来划分。本书论述

的社会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，这一时期传统社会的结构占

主导地位，故仍然以人口、家庭、宗族、部落来划分社会结构。

第一节 　人　 口

人口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，青海近代是人口发展的重要

时期，人口的发展直接反映出社会的诸多状况。自然灾害、社会

动乱、疾病瘟疫、政治迁移、商贸活动都会使某一地区人口数量

增减呈现曲线波动的态势，使人口的分布格局发生变化，影响人

口的构成，使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反之，则使人口的发展比

较稳定，社会也呈现出较协调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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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口数量

人口数量的多寡反映社会的规模。清代以来，青海各民族各

据一方的民族分布格局使人口数量缺乏具体准确的统计数据，我

们只能从有限零星的史料中搜寻片言只语进行大体估算。青海东

部河湟谷地的人口据《甘肃通志稿》 年），记载：咸丰三年（

西宁府下属的西宁、大通、碾伯（今乐都）三县和贵德、巴燕戎

格（今化隆）、循化、丹噶尔（今湟 人。源）四厅共有人口

清代到民国时期，青海中部腹地、南部、西部、东南部的藏族、蒙

古族的人口数据，依有关文字记载作推测（记载游牧区人口数据

的史料比较凌乱），其人口的基本情况是：清末游牧在今天青海的

族、果洛诸部落、黄河南藏族由玉树 族、环海 部诸族等几大

部分组成。清雍正皇帝平息罗卜藏丹津叛乱后，采纳驻西宁“钦

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”（后简称为青海办事大臣）达鼐奏

请，在蒙藏地区分别实行盟旗制度和千百户制度。当时，脱离蒙

族约有 户， 人。经近古族奴役的青海南部阿里克

百 年周年的 希武玉树勘分化组合，近代已形成为玉树 族。

口计，约界时 户，每户按惯例，玉树 族有 有

人①。最早记载果洛人口的《松潘县志》采纳嘉庆年间的数据，当

户， 余人。到清末民国初年，人口数约时果洛约有

户 口计，有 人 族人口在咸丰八年。环海，一户按

（ 户 人， （。这一数年）编查，有 字总户数和总

的人口数存疑：户数与人口数计 人，似不可能，而人算每户约

口数又基本属实。）从以上各个时期的统计数据作大体的估计，藏

万人 游牧于族三大聚居区人口数，清末民国初约有 海西及中

，青海人民出①周希武：《玉树调查记》 版社 年版，第 页
②青海编辑组：《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青海人民出版

～第 页。
③ 页年版，第，青海人民出版社《西宁府续志》卷邓承伟等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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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腹地的蒙古族自罗卜藏丹津叛乱后，人口减半。雍正三年（

年）编旗时，共有 余户（察罕诺们汗旗不在内），按每户

口计，约 人。嘉庆时，蒙古族各旗人口除黄河南部诸旗外，

其 户余西前旗等 旗 ， 人 。人 经陕口 甘总锐减至

督那彦成的竭力安抚，人口流失有所减少。综上对游牧区不同时

期见于记载的人口统计数的估计，清后期青海游牧区总人口约

万人，不见于记载的人口不计在内。根据以上各个时期的文字记

载推测，青海近代初 万人。期农牧区人口估计大概总数不足

青 万人的基础上，因分布海近代人口数在初期总计不足

地区有异，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导致人口增减的诸种社会因素，

使各地人口在不同时期内或增或减不尽相同。

进入近代以来，青海河湟谷地人口数因清末同治年间该地区

爆发马文义领导的回族、撒拉族群众反清斗争，以及 年之时隔

后光绪二十一年（ 年）的乙未河湟事变，对东部人口稠密的

农业区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，人口锐减。据《甘肃 民通志稿

族志》统计，光绪三十四年（ 年），东部农业区人口锐减了约

。宣 年）统计，西宁万人，减少比率达 统元年（

人府有人口 。

乙未河湟事变以后，青海东部农业区再没有发生较大的社会

动荡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百姓休养生息，人口又呈增长态势。进入

民国，现有最早人口统计数 年的人口数，当时西宁道属据是

县人口 人，与 年前相比，人口呈明显回升态势②。为

清末，青海东部农业区社会动荡，风云迭起，人口锐减。形

成对照的是，牧区藏族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，小范围的部落械

斗时有发生，但对人口增长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，人口呈稳定的

族自脱离蒙古族奴役后，社会稳定，人口增上升趋势。玉树 加。

甘肃省图书馆编：《西北民族宗 （青海分册教史料文摘》 页，第
②崔永红等主编：《青海通史》，青海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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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川甘玉树划界时约有人口 万人，民国 年（ 年）人

口估计增至近 万人，也有人认为约 万人①。果洛诸部人口数

在 年（民国 年）有 户，以每户 口计，约有

人②。近代以来，蒙古族各旗与藏族各部落又有很大的不同，人口

的外迁流失屡禁不止，人口继续锐减。蒙古族人口流入到周边藏

族部落里，或西迁到甘肃北部，或迁至东部农业区弃牧从农，融

户）入土族或汉族。如嘉庆以后群科扎萨旗（ 陆续迁往湟源，

。在嘉庆时，黄河南北两岸的蒙古族纷纷弃牧为农 外逃。道光三

年），据肃州、山丹、张掖、永昌、平番、西宁、大年（ 通等

县官员查明，寄居内地的蒙古族人口约 人。流失的蒙古人

虽经那彦成的招抚部分回到驻牧地，但人口流失现象仍十分严重。

蒙古族人口外迁流失使其在青海建省时仅剩约 万人④。

青海建省以后，第一个正式统计的人口数据是 年对青海

个县中 个县人口的统计（同仁、囊谦两县未查省已设 报），

户， 人。以后有 又有几次人口统计，从统计数据

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当然，其中不排除在此之

前零星统计数据的不全面 年，青海省有准确因素。

户， 人。 年，青海实行保甲制，地方基层行政组织

健全，以后的人口统计覆盖面广，数据略显可靠，统计出了大量

年约有 户新疆哈萨克从未登录的隐漏户口。如

族迁入青海，再加上抗战时期内地沦陷区的西流人口、经商人员

等 月，国民政府内政部编印的《内政部后方各省市， 年到

户口统计》 户， 人，比 年猛增约，全省有

万人。到 年省统计局统计，全省有 户，

①甘肃省图书馆编：《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》（青海分册） 页、第，第
页。

　　②③ 《青海省藏族蒙 页、古族社会历史调查 年版，第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
第

年④宋挺生校注：《那彦成青海奏议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。版，第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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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比 年的统计数据又减 万人⑤。少了约

二、人口分布

青海近代人口分布呈现出这样两个基本特征：

一是人口分布极不平衡。东部河湟谷地人口分布稠密，中部

腹地、南部、东南部、西部人口分布稀疏。仅占全省总面积

的东部地区，集聚了全省 的人口；而占全省总面积

的其他地区，只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，人口密度前者为后者的

。导倍 致这一分布特征的原因有自然因素，也有历史因素。

青海东部河湟谷地气候温和，河流纵横，四季分明，适于农

耕，绝大多数人口以村落形式聚居分布在东部河湟谷地从事农耕。

中部、南部、西部、东南部地势高峻，气候寒冷，草原辽阔，水

草丰美，利于游牧，蒙藏等游牧民族分散在大块草原，以部落形

式聚居，逐水草游牧。

青海东部自西汉赵充国始开屯田和东汉设郡置县以来，便纳

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行政统治体系。河湟谷地定居农耕的生产

方式使该地区人口密度大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比较高。而除河湟

谷地以外的辽阔草原地区经历了历史上各游牧民族角逐争雄、分

散聚合的漫长历程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因民族而异，总的来说较

东部农业区社会发展程度偏低。

二是青海人口分布呈现多民族杂居的特征，尤其是东部河湟

谷地民族杂居情况更为突出。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栖息繁衍

的地区，羌、吐谷浑、吐蕃、蒙古族、回族轮番在青海历史发展

的舞台上留下了各自的身影，既有刀光剑影的生死决战，也有和

睦相处、共同生存、互相交流的美好时光。河湟谷地成为各民族

错综分布、网络交织的地区，主要有汉族、回族、藏族、土族、蒙

年对东古族、撒拉族等民族。据 部汉族、回族、土族、撒拉
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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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为中心分布，占全县人口的 ，在民和、西宁、大通、门源

诸县回族占 ，在贵德、循化占 ，在其他各

县 以下 ，占 土族主要分布在大通，占总人口的 在民和、

互助占 ，共和、乐都也有分布，比例不详。撒拉族集中分布

在循化，清末向邻近的化隆发展。在循化的撒拉族占人 以口

上，在化隆占 。藏族在各县（厅）都有分布，据《西宁府

续志》及有关文献记载：清后期 族“，生番”贵德有“熟番”

族“，野 族 族“番” 族。循化有“ ，生番” 黄河北熟番，，

岸有上下郭密 族，西宁有塔尔寺 族，乐都有南北山诸族，大

通有新顺诸族。农业区藏族多聚集在影响较大的寺院周围，如塔

尔寺、东科寺、隆务寺等。移居到东部务农的蒙古族大都同化为

汉族和土族。清末在青海游牧的藏族、蒙古族经过历史的砥砺磨

炼之后形成基本分布格局：藏族分布在青海湖周围、东南部、南

部草原；蒙古族分布在西部草原及青海湖周围。

在青海东部人口集聚地区，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府县城镇、商

贸集市、寺院庙观、沿河平川、通衢要道、水源充足的地区。东

部农业区以自然环境优劣及土地贫瘠划分为川水、浅山、脑山三

种自然区域，川水地区人口集中，次则浅山，再次为脑山。

三、人口构成

人口构成包括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，自然构成指人口

性别比例和寿龄长短；社会构成指人口的职业结构、教育程度、婚

从人口构成可以推断出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姻状况等。 平及文明程

度。

族分布情况的调查：湟水流域诸县汉族人口占 。另外，

，汉族在大通、门源占 ，在贵德、循化占

在共和、同仁等县汉族人口数量较少，仅占人口的 。回族以化

①甘肃省图 页。书馆编：《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》（青海分册）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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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近代人口性别比例基本上男女平衡，农业区有些地方男

多于女。据咸丰三年（ 年）西宁道属三县四厅人口调查数据

显示，除大通、贵德男女性别比例基本相同或女略多于男外，其

余县（厅）都是男多于女。牧业区男女性别比例缺乏数据，无法

年内政部对青海 个县的人作结论。下面是 口统计表，从

中可以看出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状况。

年内政 县人口统计表部对青海

资料来源：孙翰文《青海民族概观》，引自《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》

（青海分 页。上］，第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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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以上统 世纪计数据看， 年代青海各县男女性别比例

为男多女少或基本持平，只有玉树地区女多于男。该统计数据是

否没有将僧侣统计在内，存疑。人口性别构成男多于女的原因是

妇女死亡率高，妇女死亡率高的原因有两点：一是生育期的妇女

因缺乏必要的生育医护导致高死亡率；二是汉族、回族等民族中

普遍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，女婴的成活率低。但有一点需要说

明，青海由于是多民族地区，民族文化交流频繁，汉族传宗接代

的观念不是太浓重，对女婴的歧视与同期的内地相比，仍然比较

淡薄。因而，男女的性别比差不是太大。

青海近代人口的平均寿命是男女均为 岁，而牧业区人口平

均寿命较农业区更短。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和难产等，在

今天看来比较常见的病诸如伤寒、结核、麻疹、肺炎等在当时都

成为威胁人生命的大病，因无 世纪法治愈以致死亡。下图是

县人口出生与死亡比例及原因年代东部 表。

世纪 年代东部 县人口出生与死亡比例表

资料来源：王昱、李庆涛编：《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

年版 页。，第

从上表看出 县中，出生与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及，青海东部

原因。乐都、民和两县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，普查表可能在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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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盛行之时或统计数据有误，存疑。青海近代人口的社会构成中，

东部农业区与藏族、蒙古族游牧区存在较大的差异。人口婚姻构

成中，各民族普遍实行早婚，男女平均年龄十五六岁便考虑婚嫁

事宜，尤以回族早婚最为突出，男女十三四岁便可成婚。从下表

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婚姻构成，但仅限于农业区。

年西宁县水磨营乡四保婚姻状况一览表

资料来源：青海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，全宗

从上表个案来看，青海总人口中，男女性别比例和婚龄人口

的男女性别比例都是男多于女。未婚男女性别比例尤为突出，男

性比女性多出四五倍之多。从丧偶男女人数比例来看，女多于男，

女性比男性寿命长。这一个案虽然只是某一乡的人口婚姻构成，实

际上据笔者访谈，这一状况基本上适合东部农业区人口婚姻构成，

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牧业区的人口婚姻构成中，成婚年龄的性别

比例女多于男，大量男子入寺为僧，使男女婚姻性别比例失调。

人口受教育程度反映出社会文明的水平。青海近代各民族都

有自己传统的接受知识的教育方式。汉族学习儒学，其中一小部

分通过科举入仕为官；藏、回、土、蒙古等民族通过寺院培养宗

教职业者，使一般信仰者接受文化知识教育，接受教育的人绝大

多数为男性。近代新式教育自清末初步兴起以后，实行范围仅限

于东部农业区。东部各县人 岁之口受教育年龄基本停留在

间，所受教育程度则仅为初小文化。而如此低的受教育年龄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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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受教育程度仍然并不普及，也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人而已。据

汤惠荪等著《青海农业调查 庶政 社会教育》 年，的记载，

东部各县受过各类学校教育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，没有接

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数高达 。又据 年青海省已编保甲

各县的调查材料，被调查人口 人，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一

半，且属受教育状况较好的一半。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（包括毕

业和肄业的）仅 人，受过高中教育的 人，受过初中教育

的 人人，有高小文化程度的 ，有初小文化程度的

人，上过私塾的 人，目不识丁的 人，占

①。这些接受过近代学校教育的人多为男性，女性廖廖无

几，仅限于城镇个别较开明家庭的女子。

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基本职业结构是士农工商，所谓

“凡民有四，一曰士，二曰农，三曰工，四曰商。论民之行，以士

为尊，农工商为卑。论民之业，以农为本，工商为末” 。清末青

海农业区社会的职业结构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士农工商，牧业区

社会则以宗教职业者、牧业人员及少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。传

统职业医、卜 等，除部分喇嘛、僧、、匠、师、道、僧、喇 嘛、阿

阿訇　　道、 为专职外，其余均为兼职。兼职者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各

种经营活动，家庭是一个个职业构成的单位。农业区社会和牧业

区社会职业结构的共同特点是以农（牧）为主，普遍兼营他业，以

农牧业区各民族除回族比较重视家庭为生产单位，手工操作。 经

商外，其他各民族人口职业构成基本上受重农抑商、逐本抑末观

念的影响。从农从牧人口占绝对多数，东部农业区从农人口占总

以上，而 ，藏族人口的 藏族、蒙古族社会的从牧人口占

社 强。会宗教职业者占人口的相当比例，约占男性的

封建社会单调的职业结构由于受到近代机器工业的影响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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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分化，商贸业率先兴起后，金融、邮电、通讯、采矿等产业也

紧步其后尘，各类产业逐渐独立，使职业结构开始向多元化、细

致化、专职化的方向转变。民国以后，在西宁、大通、湟源等新

兴城镇工商业发展较快的地方，逐步分化出脱离农业的非农业人

形成口，他们是近代城镇最早的商贸职业者 市民阶层。由于非

农业人口的职业分工越来越细，由此产生的社会管理人员及公共

事业人员逐渐增多，警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职员、记者、编辑、艺

员等相继出现。初露端倪的各类职业虽然规模都比较小，从业人

员比例较低，对社会人口职业结构单调狭小的状况改变不大，但

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。

青海近代人口职业构成中，军人职业占较高比例，尤其在马

步芳扩充军阀势力的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实行拔门兵制，青壮年

男性不是从军，就是被编入民团（后备军），青壮年从军后，有些

村中只剩老弱病残，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。

第二节 　家　 庭

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。家庭是社会

的基本细胞。家庭组建的前提条件是缔结婚姻，家庭又是缔结婚

姻的必然结果。缔结婚姻以后，意味着原有家庭规模的扩大或是

新的家庭的诞生。青海近代农牧区绝大部分家庭从组建、类型、规

模等基本上均沿袭传统，城镇及近郊地区则开始受到社会变革的

影响，家庭在许多方面都产生出社会变革的萌芽。

一、家庭的组建

青海东部农业区各民族由于受汉族传统的多子多福、早生贵

子、“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”等观念的影响及人口平均寿命短等原

因，清末时男女十四五岁便涉足婚姻了，汉族、土族男女婚嫁年

龄有一定数量的女比男大现象。清律对婚姻有许多戒律，如同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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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婚、姑表兄妹不婚、姨表兄妹不婚、满汉不婚、回汉不婚等。实

际上，民间在缔结婚姻时往往违禁，可谓有律难行。东部农业区

各民族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，婚姻既有普遍常见的缔结方式，也

有富有民族特色的缔结方式。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缔结婚姻方式有：

媒妁婚、姑表婚、姨表婚、入赘婚、童养媳等；汉族、土族还有

掳掠婚、收继婚；汉族有腹幼婚；土族有服役婚。土族、藏族、蒙

古族自主婚占较大的比例。

媒妁婚是东部农业区各民族的主要缔结婚姻方式。青海汉族

婚姻的 是通过媒妁从中铺路搭桥来联姻的。“父母之命、媒妁

之言”是婚姻合乎社会道德的一个标志。媒人由男方请熟悉的有

交情的亲朋故旧、左邻右舍来担当，一村一庄也有专门兼此职业

的人，民间称之为冰人。媒人是婚姻缔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，

民间有“无媒不成婚”之说。媒人向双方家庭提供各自需要的信

息材料（生辰八字、家境等），从中牵线搭桥，同时也扮演缔结婚

姻关系证明人的角色，是民间不成文法中婚姻关系的见证人。即

使男女双方父母已互相了解，对婚姻十分满意或有约在先，也要

请媒人参与婚姻缔结的全过程，因为民间视明媒正娶为和乎道德

规范和情理之事。青海近代每一村落都有能说会道、热情助人的

人充当媒人，有的以此为业，获些微薄利。村落社会封闭、保守，

通婚范围有限，多在相邻的村落之间或本村不同姓的男女之间通

婚，普遍存在婚不出十里的现象，很少有远距离缔结婚姻的人家。

姑表婚、姨表婚在民间颇受称道。在姑表兄妹、姨表兄妹之

间有年龄相仿的少男少女大多数可成婚，民间认为这种婚姻可亲

上加亲，尤其有财产的人家为防止财产流失，乐于近亲联姻，这

使近亲通婚现象十分普遍。

汉族入赘婚多出现在无儿户、多女户的家庭。入赘男性系多

子户或贫穷无父母的男性。入赘婚不讲究聘礼，为省却一笔聘礼，

拿不起聘礼的男性便入赘到女家。入赘到女家的男人，承担赡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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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方父母或抚养未成年妹妹的责任，如儿子一样当顶梁柱。汉族

入赘婿所生子女尤其是儿子要随女方的姓，续女方家的烟火。入

赘到女方家的男性社会地位低，因汉族宗族意识强，排他性使外

乡男子难以取得与本地人平等的权利。入赘婚在土族中占的比例

较高。

童养媳多是家境贫寒或无依无靠的孤儿被人介绍至某人家，

六七岁至七八岁不等。到男方家后权且如 环一样使唤，长大便

娶为儿媳。童养媳省却聘礼， 男方节省了一笔开支。童养媳因年

龄小，无自主权，家庭地位低下，几乎无人生权利。童养媳在汉

族中的比例较高。

除以上四种缔结婚姻的方式外，青海各民族还有其他缔结婚

姻的方式。近代掳掠婚在汉族、土族中时有发生，这种婚姻多源

于女方收取聘礼后违约或男方家境好，在当地是一霸，故抢掠受

聘或相貌好的女子。某些横行乡里的恶霸公然抢夺他人妻子占为

己有，称“活人妻”。虽受舆论的谴责，但在等级社会中人们敢怒

不敢言。收继婚是兄死弟及嫂的婚姻形式，汉族民间称为“上

头”，土族称为“过房”。换门亲是两个家庭子女互娶互嫁、亲上

加亲的缔结婚姻形式。

汉族有一种独特的婚姻形式就是腹幼婚，即两个有交情的家

庭父母指腹为婚，坚守承诺，等儿女长大则缔结婚姻。这类缔结

婚姻的方式较少见，但也存在。东部有些汉族、藏族存在着一种

特殊的婚俗，姐妹分别嫁父子，共同生活，儿子仍称父母亲，儿

媳称公婆，孙子按辈份称呼。

青海近代土族存在着特殊的缔结婚姻方式就是服役婚。历史

上服役婚在北方游牧民族里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，如鲜卑、突厥

等民族。进入民国以后，土族仍有这种缔结婚姻的方式。男子到

年不等女方家无偿服役 ，管吃管住。服役期满后，主人便

将女儿嫁于服役者。服役者既可与岳父母共同生活，也可携妻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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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门户。这类婚姻不收聘礼，多是家境贫困的男子纳不起聘礼，故

服役顶替。

土族、藏族青年男女婚前交往禁忌较少，有一定的社交自由，

故自由恋爱者也不少，多是先交往后纳聘。农业区各民族男女再

婚繁文缛节较少，聘礼、婚礼较简单，均属于象征性的。甚至个

别再婚的女子，肩挑一担水进男方家的门便算了事。在媒妁婚占

缔结婚姻方式绝对多数的情况下，婚姻是男女双方家庭的社会行

为，而不是当事人个人的意愿。因此，人们择婿选媳的首要条件

就是门当户对，所谓“砖门对砖门、土门对土门”，其次才考虑双

方的身体状况、相貌、性格以及男子会劳动生产，女子会持家、善

女工等条件。回族、撒拉族缔结婚姻的男女均须信仰伊斯兰教，回

族男子可以娶其他民族的女子，但回族的女子严禁外嫁他族。近

代随着回族各门宦的形成及新老教矛盾的尖锐，婚姻须在同一教

内缔结。东部农业区各民族男子下聘礼娶妻，女子为人妻后，要

生儿育女，服侍公婆，抚养弟妹。通过纳聘娶进门的女子为男方

家庭服务终身，被视为天经地义之理。

东部各民族婚姻形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，也有一夫多妻现

象，多限于已有妻室不育者或家境富裕或有女无儿的男性。回族、

撒拉族因信仰伊斯兰教，教义中规定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，一

夫多妻现象略多于汉族。但在社会整个贫穷的近代，回族中一夫

多妻仍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，也受到民间舆论的谴责。各民族缔

结婚姻都有各自的繁文缛节，婚礼婚俗交相为伍，婚礼长期沿袭

便相沿成俗。一般来说，富裕人家讲究体面，礼俗周全；而乡村

堡民，皆简易行事（具体内容参看第六章社会精神生活的婚礼部

分）。夫妻离婚现象十分罕见，且多是男人的情感行为。决定离婚

的男性休书一封告知女方父母便算了结了婚姻关系。妇女没有离

婚的权利和自由，被离弃的妇女要承受社会舆论的谴责。回族男

女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是“口唤”，男人只要在众人面前连说三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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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要你了”，便可以解除婚姻关系。正式脱离夫妻关系须等妇女

四个月三次月经以后方可。回族男性不能随意说破情话。若男方

外出后下落不明，女方已等待四年零四个月十天，允许改嫁①。

相对农业区各民族而言，牧区藏族、蒙古族缔结婚姻的方式

要自由简便得多。藏族、蒙古族实行严格的部落外婚制。禁止有

血缘关系的人通婚（藏族将有血源关系的人称为同骨系，意为同

一骨头的主人），禁止不同等级之间的男女通婚。禁止与不同信仰

的人通婚。但男女婚前有交往自由，在相邻的部落之间，无血缘

关系的男女两情相悦即可缔结婚姻，男到女家或女到男家均视为

正常，无明显的婚嫁界限。缔结婚姻的方式遵循自然需求。入赘

婚姻相当普遍，赘婿在家庭享有与儿子同样的继承权，在部落内

不受歧视。入赘婚姻相当普遍的原因是：一是藏族在家庭观念上

传宗接代的意识不强。二是男子入寺为僧侣，部落内男性较少，而

入赘婚可使部落内男性劳动力得到保证。三是保持部落内人口数

量的增加是人们的共同愿望。故从外部落入赘男性受到鼓励，如

寡妇再嫁受到限制，而寡妇招女婿则得到许可，这样可使部落内

的人口不仅不流失反而有增加。四是儿女都享有财产继承权的制

度使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儿子一样。

青海近代藏族缔结婚姻自然随意，婚姻没有太强的约束力，无

血缘关系的男女两情相悦即可进入婚姻关系，而稍一反目则琵琶

别抱，另随他人。婚礼仅在社会地位高、影响大的阶层里举行。

“然亦有行结婚仪式者，不数见也。有居结古十年之老翁言，仅见

” 藏族缔结婚姻方式简单，但其婚姻存在行婚礼者两次。 形式则

多种多样，有一夫一妻、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、兄弟共妻、姐妹

共夫等。各种婚姻形式说明藏族社会呈自然的存在状态，遗留了

古代婚俗的痕迹。青海环湖和黄河南部的藏族游牧部落缔结婚姻

《西宁城东文史资 辑，魏生福文。① 料》，第
② 周希武：《玉树调查记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年版 第 。

第 15 页



有一定的礼俗，也有自由相恋不举行婚礼的。蒙古族缔结婚姻在

男女交往相恋的情况下须征得双方家庭的同意，婚姻形式多为一

夫一妻制。

青海近代生活在农牧区不同生产方式中的各民族，都不同程

度地沿袭着传统的买卖婚姻的现象，尤其在汉族、回族、撒拉族等

民族中更为严重。男子娶妻需有足够的聘礼，聘礼的数目依民族、

地区不同而有差异。各民族在婚姻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舅舅

的权威，认为舅舅是骨头的主人，婚姻大事须征得舅舅的同意，方

视为完美。舅权意识的存在，保证了已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。

婚姻作为社会现象，随着社会的变化，其蕴意不断得以更新。

青海近代东部农业区从辛亥革命以后，由于社会变革加剧，风气

日益革新，废除陈规陋俗，简化婚姻程序的观念初露苗头。传统

婚姻从缔结、婚礼、婚俗，乃至婚姻的性质都开始松动。婚姻表

现出传统与时下、继承与革新糅杂陈合的特征，男女婚恋自由，婚

礼简便。婚姻从当事人的家庭行为向个人行为转变，这种变化格

局由城镇波及乡村，逐渐蔓延。城镇男女的婚书上印有介绍人、证

婚人、主婚人及男女双方的姓名、结婚年月日等内容，这些现象

都是社会进入民国以后婚姻的重大变革。

二、家庭类型

青海近代各民族家庭依农牧区不同生产、生活方式而类型各

异，根据共同居住的辈份和人口数将家庭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：

（ 核心家庭：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。 直系家庭：由（

父母和一个已婚儿子及未婚子女、孙子女等组成的家庭。 联（

合家庭：父母和数个已婚儿子及未婚子女、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和

复已婚兄弟与各自已婚、未婚子女、孙子女组成的家庭。（ 婚

家庭：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、兄弟共妻、姊妹共夫的男女与他们

）的子女组成的家庭。 鳏寡孤独家庭：包括无子女的夫妻、无

夫或无妻的单亲家庭、无父母的未成年人组成的家庭。一定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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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家庭类型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关。青海近代各民族家庭类型

情形各异，汉族和土族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较多，其次是核心

家庭，再次是鳏寡孤独家庭，复婚家庭较少。汉族家庭规模大，一

是因为近代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体，家庭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，家

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十分重要，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性强，这是

累世同堂、兄弟共处大家庭存在的经济原因。家庭的经济生产单

位性质决定了人们基本的家庭观念，人们普遍认为，添丁加口、家

大业大是家庭兴旺发达的标志，家庭的兴衰荣辱与每一位家庭成

员都有直接的关系。人们视分家析产为家业衰败的征兆，喻为折

箸，受舆论谴责。在家境富裕的人家，累世同堂或兄弟成婚后共

同生活的情形更多，经济原因更强化了人们的家庭意识。其二是

儒家伦理文化产生发展于中国有农耕文明的地区，家庭是伦理文

化的载体之一，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更能演绎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

关系，符合伦理标准的家庭关系既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，也受到

官府的褒扬。这是大家庭存在的人文基础。

青海近代因人均寿命较短，大多数家庭都残缺不全，如祖父

辈的祖父母只有一方在世，父叔辈也只有某一方在世，甚至孙子

辈夫妇也有早逝寡居鳏处的。民间在家庭结构上力求达到“全”、

“和”，即祖父辈夫妻健在，儿子辈夫妻和美，孙儿辈满堂，被视

为大吉大福。实际上很难做到“全”，而“和”则因为大家庭存在

的经济原因和一整套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则可以实现。近代土族

也以大家庭为多，主要是土族定居务农后，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

较深的原因。

青海近代农业区的回族、撒拉族及牧业区的藏族、蒙古族家

庭类型以核心家庭、直系家庭数较多，联合家庭十分少见。而在

藏族游牧部落里，因婚姻存在的形式较多，其家庭类型也很复杂。

除核心家庭、直系家庭外，复婚家庭也较多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

因：一是藏族、蒙古族无家大业大、人丁兴旺的家庭观念；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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